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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丝带，而是无言而倔强地站立着的生命之树。

在中国区，北京、香港和昆明举行的和平妇女聚会上，一向耻于真

情流露、泪水轻弹的笔者，一次次地泪流满面，乃至不能自已。但那泪，

是为动乎于衷而淌，是为终于窥见了希望而流。如同面对意气勃发的王

选，深深地知晓这美国人口中的能“令日本沉没”的“中国女人”，不仅

是在为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不只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尊严

而战，而且是在为人类的尊严、人类记忆的权利、书写记忆的权利而战；

为了“活着，并且要记住”。如同面对隽朗热诚的高金素梅，体认着她带

领台湾原住民、自己的泰雅族人前往东京靖国神社讨还祖灵，将靖国神

社、日本首相小泉告上大阪法庭；和自己的族人前往纽约，向联合国控

诉日军对台湾原住民犯下的种种暴行；不只是在国族的意义上伸冤雪耻，

也是在向日本、向世界昭示原住民——这一在现代世界上饱受苦难与剥

夺的群体的存在与力量。还有“天国的女儿引我与和平妇女相遇”的黄

淑华，她在泪水和绝望的深渊中站立起来；为我们背诵食指的《相信未

来》的农村妇女王树霞、英气勃勃的农民演出队的领头人王霞、用阿拉

伯文引证着《古兰经》讲述和平道理、男女平等的女阿訇金梅花、香港

女工合作社那些充满活力、不屈不挠的女人们⋯⋯一百零八位，一百零

八个故事。讲述着和平的真义。另类的和平或朴素真切的和平。

或许，便从这里开始，寻找并构筑别样的故事，别样的世界。我感

到欣悦，我参与了成就这场梦，我参与了尝试开启别样的现实。

二○○六年二月 北京

希  望  的  土  壤
                                刘健芝

我带着十二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的激动，走进二○○六年。

二○○六年，似乎没有迹象显示新世纪头五年的动荡、苦难、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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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有所减缓。一方面，今天资本主义的特色是金融资本投机；每天全

球流通“交易”的资金达一万五千亿美元，95%以上与实物经济无关。

然而，这不意味对资源的抢掠已近尾声。占全球人口4.5%的美国，单

是石油便每天耗用二千二百万桶，占全球用量的四分之一；对产油国的

侵略与操控，是美国的基本国策，尽管它以各种口实为其军事和经济霸

权辩护。

但是，“九一一事件”在民间引起了广泛的反思。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美国一名帝国“经济打手”柏金斯（John Perkins）无法再忍受沉默，撰写

了一部自传，述说他亲身参与的美国帝国侵略行为，成为高踞《纽约时

报》排行榜榜首的畅销书。如果说，著名拉美作家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

被切开的血管》（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年）以史实描画了五百年的拉

美血泪史的话，柏金斯的《一个经济打手的忏悔》，则以平实语言说了他

自己的故事。他从来只受雇于美国工程顾问公司，没有直接收受中情局或

美国政府的俸禄，但是，他的确服务于美国政府、世界银行和以美国为基

地的跨国企业的利益。柏金斯出身卑微，妻子的叔叔任职国家安全局高

层，把他训练成为第一代的“经济打手”，以一家大顾问公司MAIN的经济

顾问角色，被派往全球各地完成指派的任务。例如，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

在一九六五年发动政变，屠杀了约五十万的共产党人和异见者，得到美国

大力支持，成为亚洲反共前锋。一九七一年，柏金斯被派往印度尼西亚，

任务是搜集资料数据以论证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如果广铺电网以进行现代

化（尤其是供电给石油开发和运输管道），印度尼西亚未来二十五年的经

济预测是每年增长达17%。结论先行，资料数据以“专业”经济统计数

字加上“大胆推算”，象征性地“说服”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作大

笔贷款（条件是工程合约批给美国企业，亦即贷款实际给了美国企业），

这种工程对印度尼西亚是肥上瘦下，欠下的巨债确保了印度尼西亚的资源

（石油和森林资源）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上，政治上当然也只能成为美国亲

密盟友。柏金斯以相若的手法，在沙特阿拉伯、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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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尔等国完成了“企业帝国”的现代殖民大计，直到一九八○年，他才因

内疚于把灵魂卖给了金权魔鬼，而辞去经济顾问一职。“九一一”之前，

他多次想撰写这段故事，但或被人高价收买、或恐惧遭遇报复而罢休。“九

一一”让他看到美国这个全球帝国如何招惹了被经济殖民的民众的公愤，

他撰写这本书，是要吁请美国人起来阻止企业帝国的扩张。

柏金斯引用了多个例子，说明经济打手的伎俩无效时，军事狙击手

如何出动：不愿就范的厄瓜多尔总统洛尔多斯和巴拿马总统托里霍斯在

一九八一年相继在五月和七月飞机“意外”中死亡，许多线索显示是中

情局的杰作。暗杀行动也不能得逞时，如一九八九年的巴拿马和二○○

三年的伊拉克，便是公然的出兵。

也许，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人们何以不愿正视摆在眼前的事实──

美国的骄人成就，是用血腥暴力的现代殖民手段建立与维护的；二次大

战后联合国声称的所谓通过经济发展达致全人类进步，所谓彻底地消灭

暴力与战争，只不过是要推行以西化为典范的单向发展模式，以“自由

市场”的专制把人和物变成资源，可尽情盘剥也可任意淘汰。在所有国

家，人们似乎别无选择地要走现代化道路，稍有能力的，跻身抢夺石油

矿藏、商品市场、金融投机的“现代”空间。

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环境破坏、大量人群被排斥到起码生

活保障网之外，冲突、矛盾、战争的威胁渐次加剧。但是，为什么，人

们仍会有那份信心去肯定国民产值所标示的“发展”呢？贪婪是一部分

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信心还有一个靠山，就是相信现代西方模

式的“发展”是人类走向和平、维系和平的道路。

如果我们“理性”地放眼世界上强权肆虐的大逻辑，看到人类整体

越来越深陷泥泞不能自拔，那么，似乎没有理由不悲观犬儒、沮丧沉溺。

然而，希望却顽强地陪伴着苦难中的人们，孕育着生之勇气。于是，在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中，往往开辟出现实中新的可能性，出其不意地超越

“理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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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昆明和平妇女聚会引发的激动，正是“理性”的逻辑所不能

解释也不能理喻的。

昆明聚会是在众多与会者噙着泪水相互拥抱中闭幕的。那份说不出

的感动，还有静静伴着这感动的希望。马素密（Brian Massumi，德勒兹和加塔

利著作的英译者）说得很好：希望与悲观乐观无关，希望深植于当下，让

我们重新相信世界。

“和平妇女”很美。她们焕发着一种神采，不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大时

代英雄那种壮烈崇高，而是让人感到亲切触动的、过人的坚忍执著，刻苦

但不苦涩，在现实那往往让人以为昏天黑地、前无去路的时候，却充满创

意，就地取材，另辟蹊径。她们的故事不同于艰苦创业、终能飞黄腾达、

衣锦还乡的名人故事，她们欠缺了对社会主流名利权势逻辑的拥抱。

我们知道，我们珍惜的这份相互间的信任和尊重，不是出于抽象的

女性特质或姐妹情谊；我们呵护的善良仁爱也不是什么普世的、浪漫的

价值。它是在相互关系中形成的生活实践态度，它让心灵相通并从中得

到养分滋润。尽管在众多走出当前困境的实践中，因人因地因环境的不

同而走出了不同的合作群体，孕育了不同的尝试，但众多不同的轨迹在

相遇时却能闪耀着心灵相通的喜悦和鼓舞。我们在拥抱中体悟我们的渺

小，它让我们懂得尊重生命及让生命成为可能的条件，它让我们有勇气

去面对因渺小生成的恐惧，懂得通过互相依靠和信任去安抚恐惧，而不

是以排斥、控制、征服的手段去求安稳。

从文化角度来看，今天的全球化可说是美式生活的全球化，即身体

是为了消费而存在，美其名是现代文明的成果，高科技为我们带来了舒

适的生活、健康的保障、长寿及层出不穷的新经验；但和平妇女通过各

自的努力和实践，对这样的全球化说不。她们用身体，跟大地——地球

的身体缔结了不一样的关系，在缔造着不一样的全球化，缔造着互相尊

重、对大地的尊重，成就了不问回报、只因感动而施与的心灵相通。这

样的心灵相通为大家带来了新力量新启发，开创出之前不能、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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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让当下的困境、苦难的经历不致凝固为怨愤的历史包袱，而

是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希望的土壤。

二○○六年，“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联会，

不因未获奖而解散，而是改名为“全球和平妇女”联会（PeaceWomen Across

the Globe），继续推进活动。我们的和平妇女活动，成功地引起全球社会极

大关注，取得了不少奖项，包括颇负盛名的西班牙“格尔尼卡”（Guernica）

和平奖。毕加索名画“格尔尼卡”就是悲愤地描绘一九三七年纳粹军屠

杀格尔尼卡小镇的情景，今天的“格尔尼卡”，成为欧洲不忘战争灾难、

力求和解和平的象征。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也在全球各地展开。

联会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计划，除了要把《全球千名和平妇女》一书

译为十余种语言、促进和平妇女间的交流分享、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之外，

还筹备一个“从千名到百万和平妇女”的全球计划，推动各地各界以各

种语言书写百万和平妇女的故事。缔造和平的妇女就在我们身边，是否

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承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活动的

本意：让妇女的努力得到全球各地社会大众的认同，激起更多建设和平

实践的涟漪。

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
                                陈顺馨

约五十名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五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活

动中产生的中国地区和平妇女，去年底齐集于春城昆明，进行了一次交

流会。虽然不是全部一百多名的和平妇女都能够出席，但当中有大陆偏

远山区的教师，也有台湾的大学教授；有在渺无人烟的宁夏沙漠中进行

绿化工作的，也有在车水马龙的香港市区从事二手物回收的；有揭发日

本在华遗留下来的战争罪行的，也有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对台湾原住民曾

经造成的伤害的；有为死去的女儿争回一个公道而努力了几年的母亲，


